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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三蘇父子在文學史上
的特殊地位，為歷代文
人所尊崇，尤其是蘇
軾，更是成為宋代文化
精神的化身。但是，相
比起生前在文學上取得
的顯著成就和巨大的社
會影響力，蘇軾、蘇轍
兄弟的身後事，就多少
顯得有些黯淡。
蘇軾晚年受累黨爭，

屢遭貶謫，他59歲被貶
至惠州，三年後又被貶
至儋州，直到65歲才遇
赦放還，於北歸途中病
死常州。蘇軾死後，與
兄長手足情深的蘇轍辭
官歸居穎昌，閉門謝
客，不與外界往來，即
使是從家鄉眉山來訪的
故舊鄉親，也很難與他
會面交談。就是在這種
落寞孤單、悲傷恓惶之
中，終日默坐的蘇轍走
過了他的人生最後十
年。蘇轍的兒子遵照父
囑，把蘇轍和蘇軾葬在

了一起。元代的時候，「二蘇墳」所在地河南
郟縣的地方官員拜謁蘇墳，認為三蘇父子的學
問同出於一脈，應當「陟降左右」，以便於「精
靈之往來」，遂於「二蘇墳」旁另置蘇洵的衣冠
塚，使之成為了三蘇墓。
蘇氏兄弟把墓地選在了河南郟縣，而不是故

鄉四川眉山，有很多說法，較為流行的觀點是
紹聖元年（1094年），宋哲宗親政以後，追貶司
馬光，蘇軾也南遷英州，履新途中與弟弟蘇轍
於河南汝州相會。兄弟倆攜手同遊，見此地風
光與家鄉眉山極為相似，遂定為他日養老和埋
骨之所。只不過，蘇軾還沒等到在此地頤養天
年，就客死途中，蘇轍則在兄長死後，閒居穎
昌終老，一來是遵照前約，二來離兄長之墓不

遠，可以時時祭掃，追思
懷念。
蘇氏兄弟的後人，也多

有墓葬位列三蘇墓旁。明
末文學家周亮工在著作中
記載，蘇軾的長子蘇邁、
次子蘇迨、侄子蘇適都葬
在蘇軾墓旁，只是沒有找
到具體的墓葬；而蘇轍墓
的西邊有四座沒有名字的
墳，僅在墓前列有一塊石
碑，上面記有蘇家的四個
媳婦和六個後人，名為蘇
簟、蘇符、蘇箕、蘇籥、
蘇筌、蘇籌，分別為蘇軾
的兒子蘇邁、蘇過，侄子
蘇適的後代。另在半里遠
處，有兩座沒有碑記的
墳，數百年來，無人知是蘇氏後人的墓葬。明
代萬曆甲申（1584年），有盜墓賊盜掘三蘇墓，
這兩座相鄰的墳也一併被掘，其中一座墳埋於
土中的墓誌銘被挖了出來，後經人證實，墓主
是蘇轍的長子蘇遲的妻子梁氏，為宋狀元顥之
曾孫，與蘇遲育有兩子，名為蘇簡和蘇策。郟
縣的地方官員從被盜掘的墓穴裡，共收拾起兩
具頭骨，三根小腿骨，其它的零散骨頭三十六
塊，於兩年後的清明節，在這些遺骸上加以衣
冠，重葬入墓。
六十年後的順治甲申（1644年），李自成麾下

部將吳宗聖再次盜掘三蘇墓，卻一無所獲，最
後將墓園周圍的一百多棵古柏砍伐掠去。知縣
張篤行兩年後再次修復三蘇墓，重新種下大量
樹木，並於墓園西南處建起寺廟，名為廣慶
寺，前殿供佛，後為祠堂，祀三蘇像，僧人禮
佛之餘，還兼有代守三蘇墓之職。清人談遷的
《棗林雜俎》記錄了一個頗為神異的故事：張篤
行重修三蘇墓後，某夜夢到蘇軾派婢女來向他
道謝，張問蘇軾現於何處，婢女答曰：「臨
汝，至彼可相見也。」張篤行後來因事途經臨
汝，偶得蘇軾墨跡一卷，於是深信，此為蘇軾
報答的結果。

嘉慶癸酉年（1814年），河南遭遇大饑荒。守
墓的僧人雖然擁有墓園旁的七頃田產，卻無耕
牛犁具耕作，田地全被拋荒，無以為食的僧人
只得四處流徙。於是，饑民又打起了三蘇墓的
主意，他們拆毀房屋墓園，大肆砍伐周邊的樹
木，三蘇墓再次遭遇毀滅性的災難。
直到道光三年（1823年），河南學政吳巢松到

臨汝監考，聽說了三蘇墓被毀的事情，回去後
就向巡撫程祖洛匯報，官員們捐資一千五百㛷
銀子，另外又募集了數千㛷銀子，重修了三蘇
墓和三蘇祠。但不幸的是，三蘇墓在此後的一
百多年裡，又幾次遭遇浩劫，草木盡毀，滿目
荒蕪。
南宋初年，流竄於贛閩粵數省的「虔寇」攻

陷惠州，城內的民居官舍全被燒燬，唯獨留下
了蘇軾的白鶴故居，賊寇頭子謝達還率眾重修
六如亭，宰羊祭奠後方才離開。第二年，海盜
進犯潮州，滿城放火，海盜頭子黎盛登上開元
寺塔，居高俯視，見火燒至藏有蘇軾書籍處，
遂下令救火，附近的許多民居也因此得以躲過
災禍。匪賊之中也有崇敬蘇軾、尊敬文化者，
相比起來，那些惟財是圖、使三蘇父子九泉下
也不得安寧的人，可不有愧乎？

大熱天到韓國旅遊，可以說是去了一次避暑，除了吃韓餐的人參雞、烤肉
與火鍋之外，即便是南端的濟州島也不甚熱。令人詫異的是：濟州島徐福遺
跡之多，超出了原有的想像。 據《後漢書》記載：辰韓的老人自稱原是秦
人，因「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又因為他們的語言「有似
秦語」，所以又被稱為「秦韓」。馬韓能夠「割東界地與之」，也說明他們在
人數上是有一定規模的。而《史記》記載：徐福先後兩次泛海：一次是秦始
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吳
慶錫著《三韓金石錄》載：「徐巿（福）題名石哀王壬午濟州」。哀王箕准
即位時間是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195年。壬午年是公元前219年，即徐福第
一次東渡的年份。這應是韓國明確記載徐福到達濟州較早的史籍。不過，這
還是讓人覺得：徐福只是渡海逃秦人群中的一部分，他以為秦始皇「尋長生
不老藥」的預謀，躲避了「朝蒙恩遇夕焚坑」的命運，巧妙地達到了逃秦的
目的。去濟州島的西歸浦開了一回海邊著名的柱狀節理岩石，而傳說中，這
個西歸浦之名就是因徐福從此西歸而得名；正房瀑布也是因為他與當地人結
婚，為正房夫人而得名的。
徐福也為徐市，1520年李陌著的《太白逸史》中所說：「南海縣郎河里

（今廣尚南道南海郡尚州里）有神巿石刻。」算是韓國有關徐福題石最早的
記載；金錫翼著《破聞錄》載：「在西歸浦海邊的絕壁上，有秦國方士徐福
刻下的刻字的痕跡。牧使白樂淵巡行此地，聽到此言，便命令人在絕壁上吊
上繩索，拓下刻字帶了回去。」正房瀑布旁的「徐巿過之」的摩崖石刻，則
是朝鮮著名學者秋史．金正喜被流放到濟州島時發現的。日本學者淺見倫太
郎的《濟州島徐福石壁文字》中稱，他曾於1906、1909年兩次在漢城舊書舖
裡見過金正喜「徐福過之」的拓本。另外還有一處南海島錦山石刻，其拓片
曾送至北京，請清朝專家審讀，清象形文學家何秋壽認為是「徐巿起禮日
出」。但它不是秦人的小篆，也不是徐福老家齊國的文字。當然，這些都是
無法深究，也不必深究。
放下有關徐福的疑問，來到韓國的首都首爾，王宮景福宮門前正在進行仿

古的衛士操演，正殿以及殿前地上規定官員站立秩序的品級樁，也都不能和
中國皇宮的規模相比較，但天花板的兩側卻藏有龍的圖案，常常開玩笑說：
明朝規定只有皇家可以用五爪龍的圖案，現在哪怕六爪也沒關係。沒有想到
那時韓國王宮裡，龍的圖案就已經是七爪了！
連日的暴雨，使漢江、臨津江的水位陡然上漲了許多，驅車去烏頭山眺望

三八線北邊的朝鮮時，可以看到沿江延續了幾十公里的雙層鐵絲網，每隔一
段就有軍人注視㠥開闊的江面。臨津江車站處那條原是竹橋的橋樑，曾經是
韓戰後交戰雙方交換俘虜的地方，曾經穿行在南北雙方的機車頭，現在傷痕
纍纍地停放一邊，被炸毀了的鐵路大橋，也只留下了幾個孤零零的橋墩，像
是在雨中不斷向遊人們訴說㠥當年的慘烈。
雖然不懂韓文，但要了解一個國家，書店也是一定要逛的。好在舊書店裡

不乏中文書籍，韓國的世宗大王於1446年創立了韓文字母，但它的廣泛使
用，則是從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的，所以舊書店裡除了中文典籍外，韓國學者
所著的中文書籍也不少。清溪川、仁寺洞都有這類舊書店。然而首爾的舊書
店規模之小也是令人詫異的，有的甚至狹窄到只能進去二三個人。書價也不
菲，而且大多積滿了灰塵，破損的書，被雨淋過的書，毫無秩序地堆放㠥，
側身進入其中，往往讓人產生垃圾堆中尋寶的感覺。據當地的朋友說：舊書
店老闆的態度也不好，經常會毫不客氣地催促顧客：「要買就買，不買就

走！」不過我
遇到的一位店
員顯然與他們
所說的不同，
不僅能講一點
漢語，學問似
乎也不錯。於
是，在他的熱
情介紹下，找
到了幾本韓國
學者所著的，
比較有價值的
著作，讓我覺
得 不 虛 此 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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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韓國之旅

兒
子
又
放
暑
假
了
，
暑
假
有
整
整
兩
個
月
。
兒
子
已
經
十
歲
。
暑
假
期

間
，
我
們
不
想
為
他
增
加
過
多
的
作
業
負
擔
，
想
讓
他
痛
痛
快
快
地
玩
，
只

讓
他
報
了
一
個
每
天
學
習
兩
個
小
時
︵
一
周
學
五
天
︶
的
書
法
班
。
兒
子
便

有
了
充
足
的
時
間
瞎
玩
。

我
們
住
的
地
方
有
一
個
花
園
。
說
是
花
園
，
其
實
就
是
種
了
一
些
樹
木
，

養
了
一
些
花
草
，
供
工
廠
的
人
們
散
步
、
休
閒
。
這
在
整
個
中
國
內
地
成
為

一
個
大
拆
大
建
的
大
車
間
，
大
加
工
廠
的
今
天
，
這
個
花
園
已
經
難
能
可
貴

了
。
花
園
裡
的
柳
樹
上
趴
了
十
幾
隻
知
了
，
在
七
月
的
暑
假
中
不
停
地
鳴

叫
，
兒
子
和
小
夥
伴
們
便
覺
得
十
分
稀
罕
。
兒
子
想
抓
幾
隻
知
了
玩
玩
，
但

他
根
本
無
法
下
手
，
對
在
樹
梢
上
鳴
叫
的
知
了
束
手
無
策
，
他
的
許
多
同

學
，
包
括
比
他
大
許
多
的
孩
子
，
也
不
知
道
如
何
才
能
抓
住
那
些
在
樹
上
拚

命
聒
噪
的
知
了
。
兒
子
便
求
助
於
我
，
想
讓
我
幫
他
。

我
笑
了
，
但
心
中
又
十
分
悲
哀
，
現
在
的
孩
子
雖
然
會
把
電
腦
、
遊
戲
玩

得
得
心
應
手
；
把
唱
歌
、
跳
舞
、
畫
畫
、
拉
琴
、
書
法
等
等
學
得
非
常
優

秀
，
但
面
對
大
自
然
，
面
對
大
自
然
中
應
有
的
技
能
，
卻
無
能
為
力
。

我
又
想
說
我
們
的
小
時
候
了
。
那
時
，
有
成
片
、
成
片
的
樹
林
。
在
柳

樹
、
白
楊
樹
、
梧
桐
樹
上
，
到
處
都
是
知
了
，
有
的
一
棵
大
樹
上
，
甚
至
有

上
百
隻
知
了
。
我
們
黏
知
了
的
方
法
很
多
，
比
如
用
早
晨
黏
上
露
水
的
蜘
蛛

網
，
比
如
用
一
種
樹
上
流
出
的
黏
液
，
或
是
用
洗
去
了
澱
粉
的
麵
筋
等
等
。

但
最
好
用
的
還
是
洗
去
了
澱
粉
的
麵
筋
。

我
回
家
洗
了
一
小
團
麵
筋
，
找
出
一
根
長
長
的
竹
竿
，
把
麵
筋
繞
在
竹
竿

的
竿
尖
上
，
然
後
站
在
樹
下
，
用
眼
睛
搜
索
㠥
樹
上
拚
命
喊
叫
的
知
了
，
眼

睛
盯
上
一
隻
知
了
後
，
小
心
翼
翼
地
把
竹
竿
尖
點
到
知
了
薄
薄
的
透
明
的
蟬

翼
上
，
然
後
就
開
始
收
竹
竿
，
一
隻
拚
命
掙
扎
的
知
了
便
被
捉
到
了
手
中
。

兒
子
見
我
捉
知
了
的
技
術
如
此
嫻
熟
，
真
是
佩
服
極
了
，
不
停
地
說
：
﹁
老

爸
真
棒
，
老
爸
真
棒
！
﹂

沒
錯
，
老
爸
黏
知
了
的
技
術
是
很
棒
，
但
老
爸
的
老
爸
當
年
對
我
黏
知
了

卻
是
極
力
反
對
的
，
一
是
他
總
覺
得
我
在
玩
，
黏
知
了
、
黏
蜻
蜓
；
釣
魚
、

捉
泥
鰍
；
採
蘑
菇
、
採
野
蜂
蜜
；
游
泳
、
遠
遊⋯

⋯

啥
都
能
玩
，
啥
都
敢

玩
，
玩
多

了
，
肯
定

要
玩
物
喪

志
；
二
是

黏
知
了
，

竟
然
要
用

麵
筋
去
黏
，
洗
麵
筋
要
用
掉
一
些
麵
粉
。
那
個
時
代
的
糧
食
是
多
麼
寶
貴
的

東
西
，
竟
然
為
了
黏
知
了
，
用
掉
一
些
糧
食
，
那
真
是
﹁
極
大
的
浪
費
和
犯

罪
﹂。
兒
子
的
爺
爺
終
於
忍
無
可
忍
，
有
一
次
，
看
到
我
又
黏
了
許
多
知
了

回
來
，
他
把
我
黏
知
了
的
竹
竿
折
得
粉
碎
，
並
嚴
厲
警
告
我
，
再
不
能
去
黏

知
了
。
於
是
，
我
黏
知
了
的
日
子
就
這
樣
結
束
了
，
但
黏
知
了
的
技
能
和
黏

知
了
的
快
樂
卻
永
遠
留
在
了
心
中⋯

⋯

現
在
，
大
樹
愈
來
愈
少
，
知
了
也
愈
來
愈
少
，
少
年
兒
童
親
近
大
自
然
的

權
利
與
能
力
也
越
來
越
差
。
我
知
道
，
知
了
在
夏
天
生
長
、
交
配
、
產
卵

後
，
把
卵
留
在
土
地
中
，
要
在
地
下
經
過
七
年
，
甚
至
十
三
年
的
時
間
孕

育
，
才
能
來
到
這
個
有
藍
天
，
有
陽
光
，
有
綠
葉
的
世
界
，
張
㠥
一
雙
透
明

的
翅
膀
，
披
㠥
褐
色
的
硬
殼
，
在
樹
上
拚
命
喊
叫
。
而
牠
在
這
個
熱
鬧
的
世

界
上
只
能
享
受
兩
、
三
周
時
間
的
陽
光
、
雨
露
。
現
在
，
到
處
亂
拆
亂
建
，

亂
砍
亂
伐
，
當
然
把
知
了
的
孕
育
、
棲
息
地
破
壞
掉
了
。
我
們
想
找
知
了
都

已
經
不
容
易
了
。

兒
子
和
我
黏
知
了
，
引
起
了
好
多
小
朋
友
的
興
趣
，
他
們
都
圍
攏
過
來
，

想
看
看
我
們
是
怎
樣
用
一
隻
小
小
的
竹
竿
，
把
能
飛
翔
的
，
能
在
樹
上
發
出

鳴
叫
的
知
了
給
捉
住
，
能
給
自
己
帶
來
那
麼
大
的
快
樂
。
他
們
對
兒
子
和
一

個
能
帶
他
黏
知
了
的
老
爸
非
常
羨
慕
。
我
讓
兒
子
送
給
圍
觀
的
小
朋
友
一
人

一
隻
知
了
，
兒
子
先
不
願
意
，
他
實
在
捨
不
得
，
但
在
我
的
要
求
下
，
兒
子

終
於
答
應
了
。

那
褐
色
的
、
拚
命
鳴
叫
的
知
了
，
將
帶
給
兒
子
和
這
些
小
朋
友
多
麼
快
樂

的
一
天
，
而
這
種
快
樂
本
來
是
如
此
簡
單
，
而
現
在
卻
如
此
不
容
易
做
到

了
。

■
蒲
繼
剛

領

兒
子
黏
知
了

在我家扇窗前，有一片不大，但別致、精巧的花
園。
花園中，有筆直挺拔、四季常青的松樹，有纖細秀

麗的銀杏樹，有馥郁芬芳的木槿，還有一個樹墩在草
叢中若隱若現。樹墩的身邊全是高大秀麗的樹木，它
的低矮顯得十分可憐，就像是一個「不和諧的音
符」。
我悄悄地走近這個可憐的、被草叢埋沒的樹墩，生

怕驚醒了它的夢。我用手輕撫它的臉龐，不，那是它
永遠的傷疤。幾周前，它的身體被伐木工人粗魯地鋸
裂，隨㠥一聲巨響，伴㠥它的呻吟，它倒下了。我數
了數，它的傷疤上共有27圈顏色不一的年輪，它27
歲。空氣中瀰漫㠥樹墩散發的香氣，綿厚，香醇，這
氣味無聲地告訴我，它的生命依稀存在。
樹墩原來是一棵榕樹，那榕樹比花園裡的任何一棵

樹都要高。初夏，風把它開的花吹落到地上，我總會
情不自禁地拾起一片，小傘似的，我努力地用鼻子嗅
嗅它的香味。酷夏，孩子們都到這裡乘涼，榕樹也很

配合地彎㠥腰，想要給我們更多的陰涼。秋天，它的
葉子一落，就有許許多多的小學生去撿，因為那葉子
嬌小可愛，是做葉畫最好的材料。
看㠥樹墩，有些傷感。再抬起頭來看看樹墩身旁的

樹，它們高大、挺拔、健康，為路人帶來愉悅的好心
情。它們愈是高大，樹墩就愈顯得渺小卑微。「病樹
前頭萬木春」，不錯的，樹墩的身旁，所有的樹都是
生機勃勃的，每天都在生長㠥。樹墩在樹下默默地看
㠥樹木們一天天的成長，就像是老人看㠥孩子們一
樣，它一定會感到欣慰。這時，我彷彿看到了一個嫩
綠色的枝芽在樹墩上隨風飄揚，它是那麼的可愛，那
麼的富有生機。老樹墩看到它，一定會微笑的。那一
刻，它將不再是那個「不和諧的音符」了，人們會為
它駐足，讚賞、驚嘆它的生機與活力。
窗前的花園裡，那些樹和那個樹墩，還有那即將

在樹墩上發芽的小小的枝芽，它們會在我的腦海裡
形成定格，直到永遠。我相信，它們組成了最美的
風景。

古代神話人物，現在大多只能作為故事來
說，十分遙遠。但是伏羲氏，上接古代的神
話，下接我們今天的文明世界，似乎又不遙遠
了。
伏羲的形象，「蛇身人首，有聖德」（根據司

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司馬貞，唐代
人）。女媧也傳說是人首蛇身。據說伏羲的後裔
在西南建巴國，他們以蛇為圖騰，姓巴氏。巴
國的巴，巴氏的巴，篆書中就像畫了一條大
蛇。《說文》中解釋「巴」字，也說：「巴，
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這些古傳說中的
女媧、伏羲，都是蛇身人首。東漢王延壽的
《魯靈光殿賦》更直接描述為「伏羲鱗身，女媧
蛇軀」。漢代的石刻畫像中，不止一處見到人首
蛇身的伏羲和女媧。山東省嘉祥縣武斑祠有石
刻畫像，是蛇身的伏羲和女媧交尾圖。
這些傳說的女媧、伏羲形象，都明顯是古神

話時期的形象，起源很古。《楚辭．王逸註》

說：「傳言女媧人頭
蛇身，一日七十化。」
這裡的「一日七十
化」，不必以為說的真
是「一日」，至於「七
十化」更不必是七

十，只形容其變化之多。女媧、伏羲經這麼長
久的變化而繁生了現代的人類社會。也許應該
把女媧、伏羲理解為一個極古老的民族，因為
他們經歷的時間很長很長。一個長久的民族才
有可能創造和完成這麼一段歷史。
女媧、伏羲的傳說，都有很強烈的神話性。

在神話中，說補天就補天吧，神話人物可以有
各種難以想像的力量。但是，除了神話性，還
傳說是伏羲氏畫了八卦，八卦與《易經》，是我
們現在仍在談論仍在研究的。這就使我們感覺
到我們與遠古的伏羲原來還有這樣一種精神上
的聯繫。
《周易．繫辭》說到包犧氏（伏羲氏）觀察

天地客觀環境，掌握規律，因而在多方面有創
造，包括始作八卦：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裡說的「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的時間，是

無法說得具體準確的，那個時間太古了。但就
在那樣古的時期，竟然已經出現了能夠「通神
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的八卦符號，這是了
不起的。可以想像，那是人類還在懵懂狀態的
時候，那時不但尚未有文字，甚至設想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也可能只有非常簡單的語言。不
過，在那時候，人類（以伏羲氏為代表）就已
經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認識能力與表達能力。在
普通層次方面要求自己能夠分辨與認識世界
（以類萬物之情），在較高層次上要求自己能夠
概括出客觀事情中蘊藏的道理與規律（以通神
明之德），這樣，人類就漸漸有自主能力，有思
考能力，成為具有大智慧的「人」了。人與其
他動物明顯地區分開來了。
八卦就是那時期的文字，這種文字符號已經

能夠幫助人們思考與表達思考結果。八卦是由
簡單的一劃開始的，一劃與分二小段的一劃，
表達了人類對周圍世界的一個最基本的概括，
就是一切世界的事物可以從分為「陰」與「陽」
開始，由此產生無盡的變化。陰與陽是一切事
物本身具有的兩面，由此推動了一層層的變
化。這也可以說是《易經》的基本思想。

最美的風景
■劉邦媛

■何廣才

■吳羊璧

伏羲與八卦

進館猶如進學門，一橫一豎總牽魂。

曾傳倉頡功無比，更信先民績絕倫。

愛國須從文字愛，尋根當自語言尋。

陸台原本車同軌，倡獨豈非忘祖人！

註：

【車同軌】《中庸》：「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指天下一統。

塚前默佇意難平，三國當年孰傑雄？

官渡一通平割據，江淮百戰定輸贏。

孫劉折戟千秋恨，曹魏開朝萬世銘。

青史無情空浩嘆，唾分崇合古今同。

註：

【一通】古代戰場上擊鼓330槌為「一

通」。

曹操高塚隨感（七律）參觀中國文字博物館（七律）

■ 三蘇墓 網上圖片

■ 西歸浦的柱狀節理火山岩。 作者提供圖片


